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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峰的提问让冷镜寒和李响哑口无言
潘可欣道：“梁兴盛公司破产，我们是去

做过调查的，千真万确，这个假是做不来
的。”韩峰微微一笑，“可是你们没有发现
吗？这起公司破产事件，正是所有圈套中的
一环。没有梁的公司破产，便没有梁买保险这
件事吧？”潘可欣想了想，“这倒也是，我们就是
因为他买保险后不久便宣布公
司破产，而后竟然出车祸死了，
才对他满心怀疑的。”“对他们计
划之精密，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
领教了。那么，让我们来设想，
是什么让梁兴盛的公司突然破
产的吧。”韩峰陷入了沉思。

李响道：“我认为，首先，恒
福银行对梁公司的大笔贷款，
这就给破产埋下了伏笔，而事
实上，导致梁公司破产最直接
的原因，也正是这笔贷款。也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梁兴
盛与林政，已经开始接触了，而
牵线搭桥的人，正是卢芳。至
于接下大笔订单，想来是计划中的另一环，
这里我们还未调查，暂不说明。总之，通过
一系列行动，他们成功让梁的公司破产了。
梁兴盛突然从高空跌落到地面，那种心情，
自然可想而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念念
不忘自己的情人，还在保单上填下了卢芳的
名字，他一定不会想到，导致他公司破产的
人，正是这个丽人。”

韩峰摇头道：“不对，有件事无法解释。
若说梁兴盛不知情，那么林政转让给梁兴盛那
百分之五的股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让
冷镜寒和李响哑口无言。韩峰笑道：“唯一的解
释就是，梁兴盛是知情者，破产的计划，并不是
为了让梁兴盛去买保险，而是为了那百分之五
的股权。”冷镜寒道：“具体说说。”

龙佳和潘可欣她们并不知道全部线索，

插不上嘴。韩峰把整个事件重复了一遍，让
在场的人对案子都有了重新了解。他接着
说：“按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卢芳先认识梁兴
盛而后认识林政，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
两人联系起来。至于她用了什么办法说服
林政把百分之五的股权转让给梁兴盛，我们
还没有确切线索，所以也猜不出来，只能说

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而曲
明生就是帮着转让股权的人。”

韩峰在谈论案情时，一分
钟会做十几个不同的手势，而
且面带着微笑，显得无比自信，
这时的韩峰，与那个蓬头垢面、
精神不振的小子判若两人。他
双手一摊，接着说：“刚才我们
假定，梁公司的破产是人为事
故，那么破产后好像对谁都没
有好处，那为什么要选择破产
呢？”冷镜寒道：“是呀，这样对
他有什么好处？”

韩峰微笑道：“这好处可大
了。刚才说过，破产前梁兴盛

的公司把绝大部分财产都抵押给了银行，宣
布破产后，由于抵押财产不能纳入破产财产
进行分配，所以梁兴盛的公司基本上没有什
么可用于清算的财产。而银行要把这些抵
押品拍卖成现钱，因为是抵押拍卖，所以相
对会便宜。如果他们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将自己的公司全买过来……结果是银行的
大笔贷款不见了，他也不需要为失业工人
付出一分钱，而他自己的财产却一点损失
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公司可以掩
护转让股权的事情，没人怀疑一个破产公
司的老板与恒福银行股份有什么关系。而
梁兴盛去买保险，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做
法，目的是让人相信他真的破产了。卢芳
的名字当然也是随手填的，他根本没
想过自己会死。”

孩子陷入“泥坑”该怎么办
回想我小时候，很不喜欢数学，很怕数

学。小学三四年级时，这种糟糕的状况达到
了顶点。记得一次考试，全班都交了卷，就我
一个人没做完。老师照顾我，让我一个人自
己在教室里做，做完了交到办公室去。

我就一个人留在教室里，也不知做了多
久，班上几个和我同路的同学
等我回家，等得不耐烦了，就
扒着门缝催我，七嘴八舌地
告诉我答案，但我不知道答
案是怎么得出来的，写不出
步骤，心里又急又恨，羞愧得
不得了。后来胡乱做完了，
错了很多，不及格。

老师就在班上说：“鲁智
(那时我叫鲁智)现在已经滑进
了泥坑，如果她自己努力，同学
们再帮她一把，还可以爬出来，
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不可救药
了。”我感到自己已经不可救药
了，我成了差生，成了废物，再
也没脸见人了。

其结果就是更怕数学，更怕数学老师，看
见她就躲。

但是我后来数学并不差，初中毕业时数
理化都考了年级前三名，高中读全市最好的
重点中学，数学在班上也是中等。其转折点
就是五年级。

五年级时，家的附近建了个新学校，我们
那一片的学生都转学了。所有老师都换了。
数学老师姓成，是个四五十岁的女老师，性格
极其温和，从来没看见她发过脾气，哪怕上课
有调皮学生捣乱，她也是笑眯眯的，批评学生
好像是在开玩笑，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捣乱
的也不好意思了。很怪，她不歧视我，好像还
很喜欢我，有时候把我的作业本拿到班上展
示，有时候摸着我的头给我讲题，我很快就懂

了。我特别喜欢上她的课。五年级毕业的时
候，我已经成了班上的数学尖子。

真的感谢成老师，如果没有她，说不定
我真的就陷在泥坑里，不可救药了。永远
记得她和蔼可亲的样子，说话那样的细声
细气，慢条斯理，永远笑眯眯的。被老师
喜欢是那样的幸福，而对于像我这样比较

内向，不太机灵，不敢在课堂
上表现自己的学生来说，能
得到老师的喜欢，是一件多
么重要的事。

现在我的儿子也已经四
年级了，他的性格像我，也是
内敛的那种。我知道他的苦
恼，知道他的状况。我经常给
他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其中就
包括这个“陷进泥坑”。我是
想让他知道，每个人都不是生
来就优秀的，我也有非常糟糕
的时候，我也有过自卑，有过
绝望，但是最终我从泥坑里爬
出来了。我整个人生的状况

是越来越好，我希望儿子也越来越好。人生是
一个很长的过程，只要趋势确立了，时间会创造
奇迹。暂时的落后不可怕，关键是一种态势，你
在往好的方向走，越走越好，越走越高。

这个故事不仅是讲给儿子听，我还希望有
机会能讲给老师们听。我五年级时的成老
师，可以说她是我的恩人，对我一生影响巨
大。她不仅扭转了我对一个学科的感情，而
且树立了我的自信，让我更聪明、更快乐、更
有成就。

不仅是老师，我还希望家长们也从这个
故事里得到启发。孩子是需要我们的肯定，
需要我们付出耐心的。

也许 ，面 带 微 笑 ，抚 摸 一 下 孩 子 的
头，这个孩子真的就变了，就是这
么简单。

母亲认为在沈阳小住对我会有很大帮助
父亲和我要动身去日本前的两个月，母

亲来看我们。赵教授向她抱怨父亲，以为她会
支持他。赵教授劝母亲说：“你得管管老郎，别让
他总是掺乎音乐学院的事儿。他动不动就跟学
校里的钢琴老师争吵，咋咋呼呼，没完没了。他
这样反而害了你儿子，妨碍他的进步。”

母亲说：“我看我儿子进步得还不错
嘛。他需要他爸的保护。其
他学生家里有钱给老师买昂
贵的礼物，我们有的只是我们
的决心，要让郎朗不被忽视。”

“这一点老郎当然是很努力。
他除了儿子什么事也不想。
他没日没夜一心都扑在郎朗
的事业上。”“我希望你也能像
他一样。其他老师说他坏话
的时候，我希望你能保护他，
为他说句话。”“保护郎朗也要
讲究策略，这你也许不明白。”

“你说得对，我是不明白。我
明白的是你们音乐学院有的
人口蜜腹剑，背后插刀。”

赵教授继续说：“尽管如此，老郎还是个
问题。他插手音乐学院的事已经让大家忍
无可忍了。举个例子，他硬要插手郎朗的演
奏曲目，可他的意见没什么道理，反而起相
反效果。这次到日本比赛，别指望郎朗拿第
一第二名。”

母亲跟父亲讲了她和赵教授之间的谈
话。父亲说：“别听他的。不管谁说郎朗拿
不了第一名，都不要相信。”然而，赵教授的
一番话对我还是有影响。毕竟，他是一直支
持我的。发脾气教授不要我，是他收我做学
生，是他看着我在德国大获全胜。如果他不
相信我在日本能获胜，也许他知道一些我们
不知道的东西。

母亲看出来我很焦虑。她说：“郎朗，你
得和我回老家待一阵子。我们回沈阳吧。”

母亲坚持认为，在沈阳小住对我会有很大帮
助。我可以跟朱教授上几堂课，而朱教授是
唯一一位我们都信任都喜欢的老师。我以
为父亲会不答应，但他没有反对。“也许回沈
阳不是个坏主意。也许让郎朗去见一见朱
教授会有好处。”

火车一开进沈阳火车站，我就感到一阵
松弛。我回家了。沈阳也许不是巴黎或维

也纳，但对我来说，尤其是在参
加柴可夫斯基比赛之前的那些
日子里，沈阳是世界上最美丽
的城市。时值夏日，和母亲在
一起的喜悦，还有她为我准备
的喷香的饭菜，让我精神倍增。

我离开沈阳有五年半了，
朱教授的琴房一点也没变。她
用的还是那架钢琴，房间里的
台灯，墙上的画也都和从前一
样。她讲课还像从前那样耐
心，那样体贴入微。我告诉她
肖邦协奏曲在我的老师中引起
的争议。那些有名的老师都怀
疑我能弹好这首曲子，都认为

我不该选这首曲子。我为她弹了一遍，弹完
后，她毫不犹豫地对我说：“郎朗，我同意你
爸爸的意见。你能弹这首曲子，而且能弹
得好。当然，你必须要感受到作品中想要
表达的思念和痛苦。你必须要大大方方地
表现这些深刻的情感，不能有任何疑惧或
局促。要弹好这首曲子，你必须要进入心灵
深处，探索这首曲子对你本人的意义。现在
再弹一遍。”

我又弹了一遍。这一次，我想起了自己
的沈阳之行是如此短暂，很快我又会远离母
亲的怀抱，远离朱教授的谆谆教导。内心的
感伤似乎在引导着我的手指深情地划过琴
键。弹完后，我抬起头，看到朱教授的眼里
充盈着泪光。她说：“你能弹这首曲
子。我肯定你能弹这首曲子。”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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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经理都让费溪先交押金后上班
费溪有些为之动心，并向高经理说了自

己的条件。“身高 1 米 75，长相不错，那挺好
的，你来吧，绝对有生意可做，不过先得交
1000 元押金。”一听还要交钱，费溪不乐意
起来。听费溪嫌贵，高经理又作出妥协状，

“800 元吧！其实也就是信用问题，只要你
成为我们的会员，押金自然退给你。”最后，价格
降到了300元。

为了安全，费溪希望能和她
面谈，她立即开始出言谨慎，称
最近有许多记者和“卧底”电话
试探，她不得不小心才好。“谁知
道你是不是‘卧底’？我可不希
望栽了，你想清楚没有，想清楚
了先到农行给我把钱打进卡里，
我自然通知你面试！”这个高经
理急切地催促着，见费溪仍然犹
豫，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心有不甘的费溪琢磨来琢
磨去，觉得应再打另一条内容
雷同的短信提供的电话试试。
一自称李经理的中年男人接听
了手机。和刚才一样，费溪小心翼翼地询问
起他招人做哪些业务。

这个李姓经理倒也痛快。他说，情感陪
护就是提供性服务，要求能力要强。同时他
还表示，他手下的业务都固定在位于麦城华
中路上的一家星级酒店内。与前一位高经
理一样，他让费溪必须先交纳300元押金，等
确定钱打入卡之后，才能与其见面。最后，
经费溪几番苦苦陈述，他表示可以考虑在秋
涛路该酒店门口先见一面再敲定交钱的事。

临近中午，费溪赶到了约见地点，再拨
打这位李经理的手机时，他先问麦城大酒店
对面是何酒店以作试探。当费溪回答后，他
表示相信，并让费溪进入麦城大酒店大厅等
候，说会有业务经理下来面试。

大约十五分钟后，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个

子向费溪走了过来。确认费溪是来应聘的
后，他领着费溪走进了一处离麦城大酒店不
远的饭店。费溪同那位“李经理”见了面。
李经理提出首先必须要看身份证，费溪从空
瘪的钱夹里掏出身份证递给了他。

这位李经理接过费溪的身份证比照了
半天，把身份证号码作了记录后还给了他。
询问了费溪为什么要来应聘的缘由，李经理

例行公事地介绍说：“男公关就
是男三陪，陪女性聊天，为女
性提供特殊服务。要求思想
开放、能吃苦，但工资很高，
愿意做吗？”“愿意。”“好！
先把表填了，登记一下，今天
晚上就能上班。”

填好表后，李经理却要费
溪先交 50 元档案费。这还是
其次的，最让费溪头疼的是又
让 费 溪 再 交 300 元 的 管 理
费。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将
身上贵重的手机或值钱的物品
押上。

费溪无奈地掏出只有十块
八块的钱夹说自己没这么多钱。费溪翻出
衣服口袋，以事实对这位李经理表示，自己
也没有手机或贵重的物品。看着这位已有
些不耐烦起来的李经理，费溪有些胆怯地问
能不能先上班后交钱。

“必须先交钱，你先把钱凑齐了再来上
班吧。”这位李经理边说着边做出了要撕毁
登记表的样子。“做这种工作，安全吗？”准备
起身离开的费溪疑惑地问道。“肯定安全，
要不怎么开这么大的公司，而且你要是跟客
人出去的话，我们都有人护送到家。”这位李
经理颇有些“自豪”地说。

听了这些话，费溪表示可到朋友处借点
钱，请他不要撕登记表，保证晚上能够上
班。 在这位李姓经理点头表示默许
的动作里，费溪走出了这家饭店。 39

都市
生活

他们年龄在２２～３２岁，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拿着不一样的薪水，拥有不同的出
身，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在“先买房，还是先结婚”，在“嫁
给房子，还是嫁给爱情”的纠缠之中，最终为“无房不嫁”的观念所屈服，沦为房奴。

家教
课堂

作者从一个教育专家的视角为广大父母传达了她人性化的家教理念：孩子的
培养是一次充满喜悦的发现之旅，平凡的孩子也能培养成才！在这个神奇的过程
中，只有孩子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悬疑
推理

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是骗
保？是凶杀？一名普通儿童，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但本人却神秘
失踪，是遭绑架？是被拐卖？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
起，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

人物
传记

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对于“竞争”、“赢”、“第
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
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
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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